
1

老问题与新视角：环境史视野下的赣南社会研究
1

李晓方

赣南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历史上就是一个动荡之地，盗匪横行，土客冲突严重，社会秩序混乱。虽经

明代王阳明治理南赣，施行教化，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动荡局面长期延续。20世纪 30 年代，中共在赣南建立苏

维埃政权，深刻影响和改造了赣南社会。历史表明，人口流动、土客矛盾、治乱交替，是赣南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

明代中期虽经王阳明治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动荡局面。然而，正是在此环境条件下，孕育出了革命摇篮。从环

境史的视野出发审视赣南社会，有望在人口资源环境史、客家文化和赣南宗族史、苏区社会史、阳明文化与地域社

会研究方面实现视角转换和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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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迄今已有 40多年的发展历程。根据研究特点和学术取向，大体可分为两个阶

段：前 20 年属于社会史研究复兴和整体性研究的阶段；后 20 年属于社会史研究深化和区域性研究盛行的阶段。时至今日，无

论是华南历史人类学者所倡导的“走进历史现场”，还是华北区域社会史学者所践行的“走向田野与社会”，都共同强调自下

而上、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结合，以特定区域为中心开展整体性、长时段的研究路径，这已

然成为学界共识，对开展不同区域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引领和示范效应。尽管继社会史研究之后，在当前中国史学领域先

后涌现出诸如新文化史、医疗疾病史、微观史、环境史等新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却难以动摇和轻易替代社会史尤其是区域

社会史的主导地位。

一、动荡之地：赣南的历史与环境

赣南，明清时期江西南安、赣州二府，也是当年的“南赣地方”，今日的“赣南地区”。作为一个有其历史和现实独特性

的区域，这里山林密布，河流纵横，多山多洞，地处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远离区域政治中心，族群复杂，历来是政府管辖

的薄弱区域。自西晋“五胡乱华”，中原大批士民为避战乱举族南迁，在该区域与畲、瑶等本地居民交互融合，孕育出新的客

家民系。明代嘉靖以后至清前期，赣南各地不断有闽粤无业流民迁入，加剧了赣南原本复杂的族群矛盾。据黄志繁研究，自 12

世纪以来，这里已是盗匪纵横，贼民难辨，堪称盗匪乐园。有学者将明代赣闽粤湘交界区域直接称为“盗区”。
①
转折性事件发

生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平定赣闽粤湘交界区域的严重匪患，还地方以安宁，

王阳明的事功正是成就于此，所谓：“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
[1]（卷一九五《王守仁传》，P5162）

为了南赣区域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感

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P168）

，决计从根本上净化山贼滋生的土壤。于是，在南赣兴办学校，颁布《南赣

乡约》，实施教化，移风易俗，推进宗族乡绅自治，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赣南民众感念王阳明的恩德，阳明文化在赣南大地处

处可见，俨然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然而，阳明之后的明清时期，赣南匪患问题依旧存在。据唐立宗研究，明代中期以降，南赣地方的盗贼活动更加活跃，从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南赣地方文献中王阳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2XZS00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中心）项目“明清时期赣闽粤客家地区的自然灾害防控研究”（JD20008）

李晓方，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王阳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

流贼、流寇的打家劫舍，迈向组织化的集体形式与家族化经营方式。
[3](P247）

迨至清代中叶，赣南“会匪”名目繁多，活动猖獗。
[4](P93）

道光六年（1826），御史熊遇泰上奏道光帝：“江西赣南一带，近有匪徒烧香结盟，每人带刀一柄，名为添刀会，聚党至

数百人，出没无常，沿途抢劫。”
[5]（卷一○一，道光六年七月丙午，P663）

据《清实录》统计，单是道光朝的 25 年里，由总督、巡抚、御史等官

员向朝廷报告赣南“会匪”活动的折子就达 17 次之多。
[4](P94）

“会匪”与盐枭、盗匪、烟贩、兵丁相互勾结，逐步发展成为势力

强大的武装集团，对抗官府，为患地方。

延至民国时期，赣南匪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1939 年，蒋经国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兼赣县县长。到达赣州后，他

发现当地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有研究者指出：“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

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

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 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

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
[6]
目睹此情此景，蒋经国厉行“三

禁一清”政策，即禁烟、禁赌、禁娼，肃清土匪，以期“除暴安良”，恢复社会秩序。然而从最终效果来看，仍难说完全根治。

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赣南，也构成了赣南的特性。赣南区域社会的研究，就是要从这一区域特性出发。

结合赣南区域长期动荡的历史，应当首先从生态资源、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审视，进而在长时段视野下开展赣

南区域社会史研究。从生态资源来看，赣南是一个山林覆盖率极高的区域。单就当下赣南林地和森林覆盖率来看，赣州市林业

用地面积 4552.4 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77.1%。全市森林覆盖率 74.2%，位居全国前列。如今的赣州已是一个人口近千万、

占江西全省人口 1/5 的人口大市。较之五代、唐宋、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翻了数番。当地森林资源历经近千年开发仍保持如

此规模，可以想见，历史时期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当不会低于今日，其地人口规模和开发程度则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

就生存环境而言，这里是一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丘陵山区。赣南的这一环境特点，使得传统小农经

济很难得到充分发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农业种植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更何况唐宋以来还要面对不断迁入的中原士民和家

族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资源争夺和生存竞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业不能为地方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人们只有选择其他

替代产业。从赣南民众的长期生存实践历史来看，木材交易、私盐贩卖、蓝靛染料和烟草乃至鸦片种植等成为当地人的首选，

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经济在明清以来得到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在巨大利益驱动下，人们铤而走险，非法交易、武装走

私贩卖，即使是地方官府也很难弹压。王阳明虽能平定南赣动乱于一时，却无法保南赣太平于永久。特殊的地理区位、生态环

境和生存环境，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成为这里的常态，赣南的历史由此变得与众不同。

就生产方式来看，流动性和开放性成为当地人谋生的一个重要特点。以木材交易为例，由于山林覆盖率高，木材自然成为

当地最易取得的生存资源，而章江、贡江以及章贡合流后的赣江，遂成为木材运输的黄金水道。人们将大批的木材做成木排，

自上而下，一路漂流，直至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的南京、无锡等江南繁庶之地。在此过程中，依靠木材运输为生的赣江上游“水

上人”群体也随之产生，在赣南客家围屋中生活并居住着大量依靠木材生意发家的商人家族，清代龙南县关西围的徐老四即是

典型代表。

再如明末清初尤其是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兴起的烟草种植，在赣南区域经济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无县不种烟

草。雍正《江西通志》载，赣州府“各县皆种，而瑞金尤甚”
[7]（卷二七《土产》）

。在此过程中，闽粤移民不仅是赣南烟草生产的主体，

来自闽粤的外籍商人更掌控了烟草的加工与贸易。通过大庾岭和龙岩—宁化通道将赣南烟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闽粤大地，使得

赣南成为烟草生产、加工和贸易的重要基地。由于烟草利润远高于种粮，遂大量挤占粮田，这使得当地经济更加具有外向依赖

的特点。据研究，清代烟草种植和贸易已是当地一项支柱性产业。
[8]
一旦烟草歉收或市场波动，当地的粮食供应问题便会显现，

难以自给自足。这样就使当地社会经济有了潜在风险。山区商品经济带给人们收益的同时，又似一把双刃剑，使当地社会经济

和生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如何构建一个合理和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地方长治久安，便成为一道难题。

因此，从人口资源环境史的角度开展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系统展示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山地与平川、内部与外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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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与客民的复杂互动关系，是符合赣南区域社会特点的一条学术门径，值得花大力气深入探究。正是由于赣南特殊的地理

区位和自然环境特点，为走私贸易、烟草种植、非法经营、偷税漏税、匪盗武装提供了温床。环境与生存选择之间的相互适应

性，是赣南区域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二、客家与赣南宗族社会

人口的流动性构成赣南区域的一个突出特征。赣南人口流动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这里的客家人群体正是历史上北人南迁的

一个结果。赣南客家人既有自北而来永久定居者，也有途经赣南继续南下闽粤之后的回流者，即所谓“老客”与“新客”，经

历了长期复杂的人口迁移过程。

赣南在地理位置上“南控百越，北达三江”，加之赣江作为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水上交通发达，自古便是中

原汉人南下闽粤的必经之地和人口迁移的中转站。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凿梅关成功，大庾岭驿路建成，昔日偏僻的赣

州、大庾古城成为“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江南名州，近 4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吸引了大批拓展八荒的“北客”。区域人

口急剧增长，史载西晋南康郡所辖五县人口只有 1400 户，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已增至 46116 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

因黄巢之乱，当地客家人为避战乱，溯章、贡二江而上，跨南岭，过武夷，入闽粤。罗香林研究指出：“客家先民，大抵先自

中原南下徙赣，再由赣徙闽，复由闽徙粤。”
[9]
正是对这一人口迁移过程的精辟概括。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出现闽粤客民“倒迁入

赣”的回流现象。罗勇指出：“寻邬、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 70%-90%；赣县、兴

国、于都、会昌、瑞金等县约占 50%-70%。”
[10](P66）

闽粤客家人回流赣南的根本原因是生活所迫，为解决生计问题，主动应政府

招募入赣垦荒。除此之外，进入赣南的还有“闽粤流民作乱犯境”，被官兵讨平后就地安置垦荒，也有清政府为解决华南土客

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部分客家人遣散回客家原乡或安插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如今赣南客家人中，不少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

广东迁入江西的。

赣南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客家围屋和围寨是最典型的代表。据饶伟新研究，自明中叶至清

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

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并日益军事化和割据

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导致“聚族而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

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
[11]
在这

里，“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乡村自保—构筑围寨—聚族而居—村落宗族”，构成了赣南客家宗族的显著特点。

那么，从客家人的主体性来看，这些有着不同身份和人生经历的客家人，又是如何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如何定位他们自

身，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化呢？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清晰的阐述。结合笔者在赣南乡村的田野考察和地方文献记载，

可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龙南西昌围和关西新围是当地经营木材生意发家的徐氏家族宅院。其中，西昌

围是徐家老一辈祖业，东海堂是徐氏堂号。在徐氏老围祠堂内有一祖宗牌位，上书“杨公福主徐公讳有翁暨历代先祖考妣宗亲

神位”。旁立一方题名为“志杨公”的小碑，碑文载：“南宋末，世道乱，生灵涂炭。吾关西徐氏始祖有翁公，于理宗嘉熙丁

酉自泰和水南徙居南下，途中遇险境，承蒙杨公救之。定居关西后，为感恩杨公，嘱子孙将其列于祖牌之上，以永志杨公福主。”
②
此碑颇具深意，其中所述徐氏始迁祖徐有翁在南迁过程中遇险被杨筠松搭救这一情节颇为离奇，至为关键。在赣南很多宗族的

历史叙事中，多有类似表达，如三僚曾、廖二氏，声称二世祖先为杨筠松之亲传弟子，也是两个世代专门从事风水术的家族。

杨筠松系唐僖宗朝国师，是著名的地理风水师，于黄巢之乱后避居赣南，其地理风水术流行于世。这些声称与杨筠松有交集的

客家宗族，或许有真有假，但借助极有影响的历史名人去建构自身历史和身份的行为，在宗族研究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关西

徐氏南迁过程中得杨筠松这一大人物救助，无疑有助于证实并提升徐氏家族的声望，徐氏历代奉杨公为福主，恐怕不仅仅是为

了报恩。这与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史时揭示出的水上疍民上岸、山上畲民下山时，通过援引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

来构建自身来源之合法性、正统性，以进入王朝编户齐民体制的手法具有相似性，且各具区域特色。

无独有偶，杨筠松之外，赣南客家人在宗族建构中，也有意识地与王阳明平定南赣动乱事件建立联系，借以证明或宣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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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历史和祖先荣耀。如赣州龙南县的一些宗族谱中，多载有与王阳明在赣南相关的内容。1936 年龙南月氏六修族谱中记载，月

氏三世祖月秉武的三子月华，“补郡弟子员，以岁额当荐入公车。会岑冈三峒之役，起幕府，以华知兵，辟为军谘祭酒，指授

方略，贼赖以平，功当授武秩，辞不就，请以校官致仕，幕府高之”
[12](P281)

。表明月氏祖先曾随王阳明平定匪患建功。同样，龙

南桃川赖氏六修族谱（乾隆四十四年修）记载赖氏先人赖时雍，“明正德间，寇起粤东，王阳明亲提大军，用公为平浰参谋，

屡出奇计，捣其巢穴，捐躯以报国，誓死以歼贼。朝廷嘉乃精忠，祀之乡贤”
[12](P289)

。类似内容在黄氏龙南宗谱中也有记述：“第

五世金馗，字前江，明王守仁督军于赣，公为乡总。后征三浰，征三巢，官至游击，享年九十有六岁。”
[12](P293）

此类记载一方面

表明王阳明平定三浰之乱在赣南民间确有影响，不少当地人都参与了平定动乱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杨筠松一样，王阳明

也成为当地宗族建构自身历史时惯用的一个身份符号。只有借助这样的叙事，才能为宗族自身的发展和参与地方竞争、获取合

法性和话语权提供依据。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崇义《思顺何氏族谱》记载，一个名为桶冈洞的地方，为匪之巢穴。何氏父

子三人，“与匪居相近，常有志剪除而力不及逮”
[13](P18-19)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南赣剿匪之时，何氏父子军中献计，

亲做向导督兵前往，不幸丧生。父子三人义行受到王阳明的抚恤和嘉奖，不仅为他们修庙祭典，还奏请朝廷赐“桶冈洞四履山

场为祭资”
[13](P18-19)

。然此事仅民间族谱记载，并不像龙南月氏、赖氏、黄氏那样在方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可相互印证。这就

表明赣南民间确有不少宗族借王阳明之名为他们谋取现实利益背书。事实究竟如何，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详加考证。

三、王阳明与赣南阳明文化

明朝中后期，南赣盗匪流民流窜汇聚，各种矛盾交织激发，加上官府治理无方，终致动乱不断，成为朝廷心腹之患。正德

十一年九月，王阳明临危受命，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出任南赣巡抚。第二年正月十五日王阳明到任后，凭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一举平定了福建漳南的詹师富之乱。接着，他通过推行“十家牌法”，切断“山贼”的情报联络；通过疏通盐法，解决兵马钱

粮之需；通过组建民兵和提督军务，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王阳明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又平定了以蓝天凤、谢志珊为首的

横水、桶冈之乱，以池仲容为首的三浰之乱。一年内成功平息数十年的南赣“积寇”。在担任南赣巡抚任上，王阳明又平定了

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的事功达到鼎盛，也因此封伯赐侯。历经百死千难的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提出了用以概括

其一生学术精髓的“致良知”。

毫无疑问，赣南是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王阳明或阳明文化已经成为赣南的一个重要象征和身份标志，“阳

明过化之地”是赣南区域社会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精神资源，值得深入挖掘、不断丰富与提升其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阳明心学

和阳明文化是目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然而从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言，深入研究、解读阳明文化与地

域社会的关系应是赣南区域研究中需要花大力气研究的问题。这是在赣南研究阳明文化时最具区域特性和创新性的地方。不难

发现，阳明文化在地域社会发展中，其实存在两种截然相悖的现象。

一方面，阳明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主要推动力量是主政一方的各级官员和地方知识精英群体。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动乱和宁

王叛乱中的突出事功，为后世所景仰，尤其是主政赣南的各级官员。在王阳明之后，赣南各县动乱再起，动荡不定的局面依然

存在，如何效仿王阳明，有效平定地方动乱，恢复社会稳定秩序，是悬于府县官员心头脑际的一把利剑。效仿阳明，保一方太

平，用阳明心学和文化教化民众，做到知行合一，是各级官员的行动自觉，更是衡量官员称职与否的标尺。于是我们看到，呈

现阳明足迹，展示阳明思想，弘扬阳明功绩的各种祠堂、岩洞、碑刻题记和历史遗存遍布赣南大地。南安府、赣州府属各县，

几乎每县建有阳明祠庙。推动这类建筑兴建和遗存保护的主体，就是赣南各级官员和尊阳明为师的王门亲传、再传弟子。官员

们积极效仿阳明治理赣南，将其打造成为主政一方官员的榜样和行为表率，言必称阳明。直至抗战时期，主政赣南颇有成绩的

蒋经国，也是以实际行动致敬王阳明，使他在赣南的新政颇具影响。

掌握文字工具的王门弟子，在赣南各县方志书写中，也极力宣扬王阳明的事功和影响。据统计，明代赣州府有名可查的阳

明弟子有 25 人，其中亲传弟子 11人，再传弟子 14 人。
[4](P191)

作为王门弟子，他们积极参与了移风易俗、地方防务、阳明祠庙的

修建等公共事务。在阳明弟子编纂的年谱和地方士绅编纂的方志中，都对阳明文化进行了宣传甚至夸大。如《年谱》中载阳明

剿匪班师返回时，“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
[2](P1247）

。

这种万民膜拜的盛况，是否如实反映了客观事实，是令人怀疑的。再如万历《瑞金县志》中，载有王阳明在当地“驻司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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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据考证，无论是王阳明提师征讨漳南还是班师回赣途经瑞金，在瑞金停留不足 7 日
[14](P203)

。对于这一严重失实的记载，

康熙《续修瑞金县志》做了删除，但县志编纂者仍努力挖掘王阳明途经瑞金的史实，将瑞金塑造为“阳明过化之地”的文化形

象。

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家谱和民众记忆中的阳明历史和文化。在赣南各县姓氏族谱中，除讲述他们祖上

为王阳明建言献策、跟随大军建功和被表彰的事迹外，也有其他反面的记录。家谱和民众记忆与官方记载的历史之间的偏差，

需要多角度发掘以还原历史真实。如《黄氏龙南宗族》中有黄氏仁字辈 8 名男丁“生失考，往外”或“夫妇二生未详，往外”

的记载
[12](P292)

。这些黄氏族人何以“往外”，是外迁还是外逃，值得细究。因为他们“往外”的时间恰恰与王阳明赣南平乱的时

间一致。有理由怀疑黄氏族人中有人因“作贼”身份败露而被迫外逃，此事不能公然宣传，只得隐晦地表述为“往外”。黄氏

龙南宗族中的一条记录或能为此提供依据：“第四世孔智，因先年叛乱外出未回，生殁葬妣俱未详。”
[12](P294)

这里的“叛乱外出

未回”与“往外”两者之间，或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内容。如前所言，赣南民众“贼民之间”的身份其实是他们对生存环境

的选择和适应，多数或是无奈之举。因此王阳明平动乱，对于官员和地方士绅大族来说，无疑是久旱甘霖。对于那些发动或参

与动乱的民众而言，则是没顶之灾，因而不得不外出逃生。

正因为如此，在民众记忆中，便出现了对王阳明负面的评价和认知。笔者在大庾县、崇义县调查时，曾采集到两则当地群

众讲述的王阳明故事。一则是说王阳明其实没多大本事，初到赣南时常打败仗，后来是靠着当地人给他出谋划策才转败为胜。

一则是说王阳明用兵残忍，杀人如麻。崇义县一个名曰“思顺”的地方，有一条山溪河流，因为王阳明在这里杀了很多人，血

流成河，怨气煞气重，老百姓经过这里时要么绕道，要么快速通过不敢稍作停留。如果将这两则记忆与历史时期当地人或为贼

或为民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就变成了当地人一种被伤害和创伤的心灵记忆。

可见，研究阳明文化与赣南地域社会的历史，需要我们从正反两面，甚至多个角度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联，为阳明文化研

究注入新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四、中央苏区与赣南红色革命精神

20 世纪 30 年代，赣南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中央苏区的历史就是以赣南为中心的历史，也是赣南有史以来最为闪耀的

高光时刻。深入开展中央苏区史尤其是苏区社会史研究，提炼和弘扬赣南红色革命精神意义重大。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1929 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先后在赣南于都、兴国、宁都和闽

西永定、龙岩、上杭等县建立红色政权。1930 年 3 月，赣闽粤三省边境红色区域逐步连成一片。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9 月，

中央苏区取得对国民党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 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赣南瑞金召开，宣布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 年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被迫长征。项英、陈毅率领红军游击队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南方红军改编为

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由此可见，四省边界地带闹革命，党指挥枪，实施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中央苏区发展

史上的一个突出特征。

中央苏区史历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点领域。对于中华苏维埃历史，已从革命史、中共党史、政治史的视角进行过深入

系统的探究。如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从革命史、政治史叙事走向社会史、整体史叙事应是一条可行路径。在研究

视角和方法上，提倡眼光向下，重视革命在民间的历史实践和反响，考察赣南民众如何看待、认识和支持革命。赣南何以能够

成为中共武装领导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首选之地，进而成为红色故都和共和国摇篮。赣南大地的红色基因、革命文化是何

以形成的，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实践机制和经验，进而总结、提炼并阐释赣南红色革命精神，是这一研究的目标取向。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中，以晚清以来生态恶劣、民众贫困的淮北地区为考察对象，从生态史

和社会史结合的视角，研究了淮北地区存在的掠夺性和防卫性生存策略，对曾经活跃在当地的捻军叛乱和红枪会等地域性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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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组织的历史做了考察，进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进入淮北地区后对当地这种民众叛乱传统的打击、分化、瓦解，经过充分的

思想改造和组织动员后融入共产主义革命大潮之中的历史。
③
对于赣闽粤湘交界地带来说，中共及苏维埃政权到达这里后，面临

同样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是 12 世纪以来民众出于生计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地方动荡、贼民不分的现实。另一方

面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氛围浓厚、聚族而居、围屋圩寨林立，地方武装自保的状况。中共的革命理念和思想如何在赣南大地

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考验着中共局部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

赣闽粤湘交界地带山林密布，环境闭塞，民间枪支流行，历来匪患严重。为发展和巩固苏维埃革命政权，红军对土匪和会

道门组织相继采取了教育、争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号召“绿林弟兄加入红军”“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
[15](P476)

确定

了党对流氓问题的总策略，“给予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
[15](P513)

，由原先的长期

脱离生产返回到与生产相结合，成为自食其力的苏维埃公民。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反对流氓，不是消灭或反对个人，而是反对

其错误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在取消会匪组织的前提下，团结、争取和引导他们加入革命，“对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与革命为

敌的土匪，解除其武装，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对动摇不定者打入其间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对半耕田半抢劫

的土匪，将其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只有有革命事实表现的集团土匪才予以收编，收编后进行改造；对所有解除

武装或觉悟来归的下层群众，与士兵一样待遇”
[16](P69)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对土匪会道门组织采取的上述策略

极为成功，在赣西南，“几十万会匪整个的站到了党的领导下面来”
[17](P116)

与工农一起自发的斗争。苏区社会环境得以改善，一

时间盗匪绝迹，烟毒肃清，许多农民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的对联，成效可谓显著。

对于苏维埃运动，赣南乡村宗族分化为支持、中立和反抗三种类型。
[18]

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的宗族，给予政策优惠，

减轻或免除红军家属在税收、服役方面的负担。对持中立态度的宗族采取宣传、教育政策，引导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对于顽固

不化、对抗革命的宗族，坚决给予镇压。1931 年 10 月，毛泽东和朱德专门制定了《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称“土围

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

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
[19](P257)

。历时 4个多月，苏维埃政权区域内的土围子全部被拔除。革命进入乡村后，

充分利用宗族祠堂的功能，将其改造成为办公场所，利用宗族为新社会服务，用阶级意识取代宗族意识，发动群众对地富土豪

开展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方式破除宗族意识，深刻影响和改造了赣南乡村社会。

赣南区域社会在革命者进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赣南由此成为中共领导苏维埃革命的“红色故都”和“共和国摇篮”。工

农红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兴国是著名的将军县，当年有 80%的青壮年参加工农红军，其

中有近 30%的人为国捐躯。可见，深入开展苏区社会史研究，挖掘赣南红色革命精神，不仅是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整体推进赣南区域社会史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结合赣南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区域社会历史，本文着重从以上四个方面对进一步开展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做了简要论述。

就以往研究而言，这四个方面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已基本构成了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如果概括

赣南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口流动、土客矛盾、治乱交替、孕育革命，是其主要特征。以此为出发点，在既有研究的基

础上如何开拓创新，离不开视角的转换。

我们发现，生态环境在赣南区域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推动赣南

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必将会产生新的课题和成果。就客家人、客家文化和赣南宗族史的研究而言，将研究视角从认知论、

变迁论变为以客家人为中心，突出主体性，关注他们如何讲述和构建自身的历史，同样也是一个视角的创新。对于阳明文化和

地域社会，过去研究重视阳明在南赣的作为和影响，注重考察阳明文化、阳明思想，同样缺乏底层和区域的视角。将阳明文化

与地域社会相结合，从民众和地域的角度来阐述阳明南赣平乱和教化带给后世无论官员还是民众的深刻影响，才有助于发掘地

域特色，将阳明学研究引向深入。至于苏区史研究，在以往注重革命史、党史、政治史研究范式基础上，将眼光投向民众、底

层和社会，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和展现革命带给苏区社会的改变和影响，有助于实现对苏区史的整体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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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就社会史自身发展趋势而言，区域社会史研究虽仍是学界主流，但已面临新史学的冲击和影响。西方

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环境史、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等接踵而来，研究者要守正，更要开拓和创新。充分吸收借鉴新

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是不容回避的。结合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特点，笔者认为在环境史视野下开展赣南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切实

可行的。

历史时期，赣南地处四省交界地带，山林密布，洞穴众多，地广人稀，人员流动频繁，社会秩序动荡，盗乱频仍，民风剽

悍，官方统治薄弱，成为非法组织的“发源地”和土匪活动的“大本营”。虽屡经治理，仍难以实现对此地的长治久安。正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与之相互适应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高耸的客家围屋，通往外部世界的水上交通、陆上通道，易于

藏身的山林洞穴，与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及其宗族，共同塑造了赣南地域社会的特性。从王阳明到蒋经国，从盗乱之地到中央

苏区，赣南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族、文化、信仰均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环境和人的互动造就了区域社会的历史。

综观赣南以动荡为主线的历史过程，若以环境史的视野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必将有助于推动赣南区域社会研究的再出发。

对此前景，我们拭目以待。必须指出的是，中央苏区时期彰显出来的赣南红色革命精神，以及新时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

发展，彻底扭转了赣南历史时期的局面。究其原因，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的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了赣南的民

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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